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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忠

深秋的红叶，像落在山腰的红云彩，
随风舞动着火红的身姿，渲染着秋景。

秋色，在酝酿相知的佳酿，共醉酡红
的流年，踏着秋的旋律，用火红的深情，
在心底燃烧，给岁月一个回眸，在浪漫中
追寻美好，在目光中闪烁辉煌，给人一个
鲜艳靓丽的世界。

秋风萧萧，红叶纷飞。远望窗外，似
火的红叶映入眼帘，满地的枫叶牵动着
心灵，撩拨情感的思绪，书写壮美的人
生。我，愿化身夜空上的点点繁星，点亮
夜行的光明，用灼热的红、秀丽的黄、浪
漫的紫编织幸福。

唐代杜牧的诗作：“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诗情画意，包含着人们
对秋色的钟爱之情。秋叶以傲然不屈的
身姿，在萧瑟的秋风里，开始慢慢迎接寒
冷的考验，不知不觉，下一个季节悄然降
临，真不忍心秋之静美如此飘然离去。

红叶，其实也是秋天的一种心情，是
大自然的一种最清新的感动。踩着枯叶
铺垫的路上，倾听破碎时的声音，观赏丝
丝凉风，轻盈地穿过树林时卷起苍老的
叶子，感受说不出的惬意。那些千百的
黄叶如同喝醉了酒似的，随季节的风铃
踏歌起舞，成就了秋色的美景，深深地思
索往事，无言的沉醉在思念的情怀之中，
如诗般地轻捻着时光，用心去释然，像翩
翩起舞的蝴蝶，抖落满腔柔情，渲染大地
的艳丽，仿佛手中挥舞的彩带，如同天女

散花，醉了秋色，染了人间。
红叶，为大地缠绵布景，为秋天渲染

一笔艳丽。一阵微风吹来时，难免显得
有些凄凉。正像凄美的爱情故事，凋零
的叶子最让人凄凉，“缓缓飘落的红叶像
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努
力划出最美的弧线，然后轻盈地回归大
地，散发出泥土的清香。

红叶，经过饱经风霜的磨练，装点了
满山的秋景。以片片红艳，承接赞美的诗
句，让人相思回味。在阳光的照耀下，犹
如一团火焰在燃烧，犹如“飞焰欲横天”。
好似害羞的少女，在一阵微风吹过，如同
天女散花一般，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
觉，如同走进花的海洋，在明亮、宽阔的蓝
天之下闪烁辉煌，显得更加惹人喜爱。

红叶，在人们心中是一种精神象征，
由于它的非凡性，人们用它来象征坚
毅。虽然失去了夏日的翠绿与鲜艳，但
依然显示着生命的光泽与艳丽，让人陶
醉在仙境中，感受凝重与惆怅。

红叶，在落地的那一瞬间，它的生命
几乎失去，可是也有一些多情的人，将她
作为书签夹在书中，或作为标本，赋予她
生命的延续，显示其饱经风霜而不衰竭
的光泽。

落在山腰的红云彩

□石毅

北方冬的原野萧索苍凉。一
群南迁的雁阵从头顶掠过，将呐喊
声撒在空旷的土地上。循声而去，
原野上冒出一片星星绿色。哦，那
是一群清新脱俗的麦子。

寒露时节，黄豆、玉米、稻子、
高粱纷纷归仓，田野空阔而寥落。
父亲怀抱笆斗，迈着坚实的步伐，
麦粒从他不停摆动的手臂里如雨
飞出，落在肥沃的土地上。雪亮的
犁铧梳出道道诗行，麦粒钻进波浪
的泥土。在秋雨的润泽下，麦针刺
破坚硬的土块，指向苍穹。秋阳
里，麦苗从点点滴滴到挨挨挤挤，
以集体的力量彰显其生存的壮阔。

被安放在冬天的麦子，要面对
寒霜重露的压迫与长夜的围困，经
受凄风苦雨的考验与冰冻的摧
残。同是活生生的生命，我能感受
到有血有肉的麦子身体的疼痛与
巨大的隐忍。但身逢逆境的麦子
像孪生姐妹，相互依偎，彼此扶持，
一起加油鼓劲，以磅礴的绿意显示
宏大的气场，以莫大的坚忍静候春
天的来临。

麦子的身上没有娇气与冷艳，
在风霜雨雪中蹈光养晦，铸成松竹
梅一样顽强不屈的性格，莲花般洁
净的灵魂。在所有的庄稼中，麦子
一身傲骨。

麦子最幸福的时刻是冬天落
的几场雪。洁净的雪像襁褓裹着
麦子。麦子在积雪的呵护下，闻着
荠菜的香味酣然入梦。

父亲起个大早，在白雪覆盖的
麦地撒一些尿素，给麦子补充营
养。农谚云：“冬天麦盖三层被，来
年枕着馒头睡。”麦子把雪的抚爱
与人的善举化作行动，来年结出硕
大的麦穗予以回馈。

麦子的豆蔻年华在风吹麦浪
的阳春。

冰消雪融，冬去春来。麦子的
脚下，泥土松软。“春分春分，麦苗起
身。”几场春雨后，渠渠埂埂很快被
染绿，清纯的麦苗像喝了油、吃了蜜
地疯长。相依相扶、挨挨挤挤的麦
子绿遍原野，轰轰烈烈铺向天际。

麦地里，有散发着香气的小
蒜，带刺的七七牙，雪花花的荠菜，
吹着粉色喇叭的打碗花，戴着紫红
花冠的野豌豆……

麦地里，还有飞毛腿蜘蛛，精
灵古怪的花斑蝥，一身绿衣的纺织
娘……

麦田，蜂闹蝶舞，成团的小飞
虫欢聚一堂，蓝天衬着纱巾似的云
朵。云雀悬浮在半空中歌唱，成群
的燕子演绎着千姿百态的舞蹈，呼
应着时起时落的暮鼓蛙鸣。

面对一大片牵牵连连、接天连
地，在风中时起时伏、沸腾起舞的
麦子，脑海里总是情不自禁，浮想
联翩。

那是一片没有礁石与暗流的
沧海。村庄像漂浮在麦浪中的岛
屿，在一阵阵起伏跌宕的浪涛中荡
漾。幼时，我们无数次跳进这汪洋
中翻滚嬉戏，然后带走一身麦叶的
清香。

倘若有薄雾笼罩，麦地别有一
番情趣。远处的村庄飘渺如烟，影
影绰绰的人影，时起时落的鸡鸣，
宛若海市蜃楼。

每一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麦
子都是技艺超群的舞者，伴随风神
的节拍，翩跹起舞，让人想到暖阳、
和风、甘露、汗滴、天籁的声息。

那是童年的我最喜欢的橄榄
绿。戴着柳条帽潜伏其中，我就成
了一株麦子，跟朝气蓬勃的麦子一
起共舞，缠绵的风送来芬芳的味
道，满耳都是天籁，满眼都是画意。

风和日丽的日子，麦子快乐地
成长着，长高，拔节，绣穗，扬花，灌
浆，直至脱胎换骨。

俗语云：“麦怕胎里风，谷怕老
来雨。”“寸麦不怕尺水，尺麦但怕
寸水。”暴虐的西南风与连绵的雨
水，都可能使麦子突然跌倒，让新
生的麦穗跌进干瘪与枯槁。一株
麦子，一片麦子，乃至一块麦地惨
遭不幸。

每值此刻，父亲寝食不安。他
时常孤独地站在麦田里，用粗糙的
手掌轻抚病怏怏的麦子。

这些麦子浸透了父亲太多的
心血。犁地，播种，施肥，除草，打
药……父亲那样虔诚，细致入微。

他对麦子的深爱远甚于对我们关
心。五谷杂粮养活了父亲，然后父
亲养活了我们。在我的心里，麦子
不仅是我们的恩人，更是我们的亲
人。

站在麦地的父亲，像一株精瘦
的麦子。

阳光或月下，麦穗从胞衣里一
点点鼓出来，芬芳的气息弥散在空
气里。风一吹，十里飘香。村庄、
河流、道路、树丛、阳光、月色，甚至
连梦都是牛乳般的香气。麦子可
能有长短不均，胖瘦差异，但每一
株麦子都那么精神抖擞，器宇轩
昂。

一株株修长的麦子擎举着一
根根锋芒乍露的穗子，铺天盖地。

火红的太阳一天天热烈起来，
不断锤炼这支稚气的队伍。热风
一阵阵吹来，麦浪如潮。布谷声
催，飘在村庄前后左右。麦子像刷
了一层层油彩似的，田野里遍地金
黄，麦香扑面。

收完麦子，父亲把打下的麦粒
晒干扬尽。

被碌碡轧过的麦秸变得轻盈
如棉，洁净雪亮。苫屋、烤火、床
铺、草枕、鞋壳……麦草填满日子
的角角落落。

麦子在最热闹的夏季离场，把
生活舞台慨然让给稻子、玉米、红
薯、大豆、高粱。

离场的麦子一部分步入人间
烟火，一部分走进安静的粮仓。

麦子在萧瑟的秋风中播种，在
冰霜彻骨里坚忍，在乍暖还寒的春
天拔节抽穗，在炎炎夏日灌浆成
熟。麦子是诸作物里，唯一经历春
夏秋冬四季轮回的庄稼。麦子的
一生是真善美的一生，普通而神
圣，朴素而高贵，哺育人的血脉与
精神。自古而今，人们把麦子唤作
小麦，也尊为麦子。

随麦子四季起舞

□李富

堆积如山的谷垛
在夕阳里沐浴
秋风扬起
金黄的叶子铺满了回乡的路
稻穗
把一个个弯曲的脊背
连缀成笑语
挂在脸上的微笑
把汗水一滴滴擦亮
锋利的镰刀
正在给春天的犁杖定稿
一幅幅丰收的画卷
镶嵌着太阳的光芒

夜晚的戏台上
碌碡在吱吱呀呀哼唱
扛在肩上的口袋
沉甸甸地喊着浪漫的语句
唯独
一缕炊烟正等待那首歌谣
老酒，已经温热
哦，丰收的歌谣
正在乡村的大地嘹亮

守望着幸福

□李广凤

一轮明月
洒下一地相思如水

为千万个家庭守望着幸福
而他们远在团圆之外
那是边防战士的情怀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
便注定了与众不同
我崇敬你们，朝气蓬勃的男子汉
经风吹雨打之后
黑红的脸膛，健康的肤色

星空灿烂，皓月当空
一声互报平安的问候
一句轻声的叮咛
撑起人间大爱

躺在秋天的怀里

□布日古德

羊群盯着草原
藏羚羊盯着胡杨
村庄场院里的农民
找到了丰收的原点和半径
河里洗澡的鸭鹅叼出几条小鱼
夕阳下秋天扎着花格格围裙
孩子一样兴奋地跑下山坡

今年的秋天
比去年还瓷实、还肥
乡间的柏油马路，羊肠小道儿
被挤得七棱八瓣
调皮的山羊跳到路边的树上
赶山的人，背着蘑菇、榛子
回到处暑、白露的后院

躺在秋天的怀里
香甜和温暖都在阳光下倒嚼
像极了我的一个美梦在叶儿的枕边
昨晚、今晨，深秋闻着艾香
为稻草人换了一套新装

风住草尖上

□高坚

每一棵草，都有一颗心
每一棵草尖上，都收留一缕风
那些风
一定是在散轶的经卷里流浪出来的
从鹅黄开始
到枯黄结束
那些草尖上的露珠
是牧场的风盖的一座座宝刹
星星和月亮在里面坐禅
神话可以流传，永恒的是牧场的风
翻开又合上，合上又翻开
是牧场的四季
牧场的风，在草尖上
自己剪辑自己的故事

丰收的歌谣

□张志国

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坐落于阴山北
麓“高台梁”脊地。听说这里毛忽洞的李
茂，藏有珍贵的《对联本》，于是慕名前往
寻“宝”。

毛忽洞是自然村落，具有悠久的历
史，历来以农耕为主。早年来这一带开
垦种地的是李茂的姥爷刘蛇，村里的刘
蛇壕因刘蛇而得名，后来刘蛇壕也叫锁
锁壕，却是因为李茂的父亲李增荣（小名
李锁锁）在此地承继岳父之业。

毛忽洞是蒙古语，意为“不大好的井
水”。可见此地曾有泉水，人们聚泉水而
居，才有了这个自然村。

对于李家的家世，李茂所知有限。
他说，李家祖籍山西代县，祖父李子华三
十来岁从老家来后套，当时李茂的父亲
李增荣年仅5岁。而李增荣补充扩写《对
联本》的时间是1928年，由此推知，李子
华走西口来后套的时间，大约在清光绪
年间（公元 1875年至 1908年），即乌镇
兴盛时期。

清咸丰年间（公元 1851 年至 1861
年），晋商代表山西乔家大院兴起，带动
了北方商业的发展。一些晋商商号在包
头设立分号，开辟对库伦（今蒙古国乌兰
巴托市）的买卖，并建立两条商业通道，
其中一条经乌镇、海流图镇、甘其毛都到
达库伦，乌镇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驿
站。清光绪年间，晋商根据其周边乌兰
敖包取名乌镇，从此乌镇之名沿用下
来。至 1921 年，乌镇商业进入鼎盛时
期，商号林立，其中有18家大商号，成为
名噪一时的塞外名镇。

至于李茂祖父留下的这本《对联
本》，李茂说不出什么缘由来，用他的话
说，父亲在世时从未说过这方面的事
情。但《对联本》的抄写，肯定是其祖父
的手迹。祖父李子华写一手好字，父亲
李增荣也曾学习家传的书法，只是由于
祖父去世早，父亲的书法又以自学为主，

未及全部得到真传。
祖父李子华生前具体从事什么职

业，李茂无从知道，但从家传《对联本》一
事和祖父的一手好毛笔字来看，李子华
当年应是文化造诣很高的人。《对联本》
的抄写时间为1917年，而且抄写认真周
全，一丝不苟，透露出作者对书法及对联
的热爱。不论是从前人那里学得，还是
自编自积自抄，都可说明，李子华当年就
是给乌镇人书写对联的写手。这不仅因
为他的字写得美观大方，功夫了得，而且
也因为他就是各种对联的活辞典。不仅
逢年过节给大家写春联，而且每有新房
建成或门面开张，乌镇人都要请李子华
写上相应的对联。

从留存至今的230多个门类的对联
来看，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具有写实性，
描写了乌镇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车马穿
梭。对联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商贸、政
治、军事、教育、民生等多个方面。对联
文字精练，表现力强，精悍短小，便于传
播，对仗精巧，朗朗上口。

《对联本》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河套
有限的典籍中，这是重要的一部。对联的
书写，不仅是文字的传播，更重要是文化
素养的表现，是社会风尚的载体，重温这
些对联所表达的诗情画意，足可想象一百
多年前乌镇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情怀。

这本经历一百多年世事沧桑的典籍，
能够得以留存到现在，确实是件不易之
事。其间风云变幻，都没有导致伤其大
体，可见文化传承的坚韧顽强。如今它在
乡间僻壤安然度过百年，我们理当珍惜重
视。根据抄录人在封面留下的“对联本”
三个字，结合它的出处与存史价值，遂将
这勘校翻印后的本子，取名为《乌镇常用
对联手抄本》。

毛忽洞寻“宝”

□林子

夏秋之交的河套平原上，青黄
交织，一派丰收景象。纵横交错的
条条灌渠在广阔的平原上描绘了
优美的几何图形。

九曲黄河十八弯，最大一弯在
河套。在贺兰山脚下，黄河先是向
东北流，继而向东流，再折向南流，
形成了马蹄形大弯，其周边地区被
形象地称为“河套”。

河套主要分两块，狼山以南
为后套平原，大青山以南为土默
川平原。后套平原，也称巴彦淖
尔平原，在磴口至包头西山嘴之
间，面积 1万多平方公里。这里
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但降水稀
少，自古以来靠引黄河水灌溉，
农业发达。土默川平原，因明清
时为土默特部居地而得名，又称前
套平原或呼和浩特平原。西起包头
乌不拉沟口，东至蛮汉山，北靠大
青山，南抵黄河及和林格尔黄土丘
陵，是一片沃野之地，黄河一级支
流大黑河蜿蜒其中。

黄河流入河套平原后，在今磴
口县的补隆淖西北分为南北两个
河道，南河道为次河道，即现在的
河道，北河道为主河道，叫乌加
河。那时的黄河，沿着阴山脚下缓
缓东流，通过色尔腾山和乌拉山之
间的山间盆地——明安川，从包头
昆都仑河转头向南。

其实，在平静的河流下，地壳
运动从未停止。资料显示，阴山山
脉一直在上升，河套平原持续下
陷。于是，到了清朝初期，乌梁素海
区域超出了黄河流淌的高度，河流
在此受阻，无法东流，于是转弯向
南，形成了一段北南走向的河道。
这是黄河在这里的第一次改道。

同时，在河套西北部，阴山与
贺兰山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缺口，这
个缺口形成了一个西风通道。特
别是乌兰布和沙漠的风沙长年入
侵和挤压黄河河道，加上狼山山洪
频发，大量山石滚落、堆积，使乌加
河河床持续提升，最终于1850年
乌加河被堵塞15公里，使北河道
断流。黄河主流流向南河道，黄河
第二次改道。

黄河两次改道，成因在于阴
山。

古老的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
古中部和河北省北部，由大青山、
色尔腾山、乌拉山、狼山等组成，呈
东西走向。山脉最大特点是南北
两坡不对称，南坡断层下陷，直落
1000 米，降至河套平原，北坡和
缓，逐渐隐没于内蒙古高原。阴山
山脉处于温带半干旱区，是一条重
要地理分界线，山脉南北降水、气
温、风力等都有很大差异，山脉以
南是富饶的河套平原，山脉以北是
内蒙古典型草原和沙漠、戈壁。阴
山作为北部重要的天然屏障，保护
着我国西北、华北的生态安全。

黄河的两次改道，造就了乌梁
素海。

乌梁素海宛若一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河套平原东端。乌拉山
南麓气候干旱，长年不断的西风裹
挟着风沙一路东行，而乌梁素海却
静静卧在这里。据史料记载，一千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草原。由于
黄河第一次改道，东流受阻，急转
南下，在这里冲出了一片大洼地，
形成了积水洼，这就是乌梁素海的
前身。水洼岸边长满了红柳，于是
当时人们称之为乌梁素海，蒙古语
意为“红柳湖”。后来，随着河套灌
溉规模的扩大，已经废弃的乌加河
故道成了天然的退水通道。各大
渠道退水都经此汇入乌梁素海，加
之黄河经常洪水泛滥，使乌梁素海
最终成“海”。

乌梁素海己成为内蒙古西部
天然屏障，重要的生态坐标。它西
有腾格里沙漠、库布其沙漠和乌兰
布和沙漠，且三大沙漠年年向东滚
动。因为有了乌梁素海，使沙漠止
步于包头以西，让周围的一切因其
而改变。在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
田湖草沙相互依存、共融共生，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

黄河从磴口县的巴彦高勒流
入平原，到清水河县喇嘛湾出境，
长550公里，河道逶迤，河曲发达，
河床坡度小，水流平稳，利于农田
灌溉。早在秦代，这里开始屯兵移
民，引黄河水灌溉农田。汉武帝时
设朔方郡和五原郡，后又置云中
郡、定襄郡，郡下设县，内地移民纷
纷跟进，当时引黄灌溉发展迅速，
农业呈繁荣景象。此后，河套地区
成为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政权反
复争夺、拉锯的地方，使这一带在

农区、牧区之间交错、变换。南北
朝时期，呈现“敕勒川，阴山下。天
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壮美的自
然风光。两千多年来，但凡出现和
平、安宁的社会环境，河套地区农
业就会出现开发热潮。

元明时期，河套地区变成草原
畜牧业区。到了清代中后期，山
西、陕西移民“走西口”，河套平原
成了他们最先落脚地和农业开垦
区，推动了新一轮灌溉农业的发
展。到了清光绪年间（公元 1875
年至 1908 年），引黄灌溉己成规
模，建成了永济渠、长济渠等八大
灌渠，灌溉农田达到300万亩，河
套平原成了我国西北最重要的农
业区。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屯
兵于此，兴修水利，成果斐然。然
而，由于缺少规划，渠系紊乱，无坝
自流，常常是旱时水不进渠，汛时
泛滥成灾。

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灌溉农业
发展进入了黄金期。1961年建成
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这是河套水
利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工程建在
黄河上游干流上，位于河套平原和
乌兰布和沙漠交界处。这是一个
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防凌等综
合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拦
河坝全长309米，形成了总干渠的
有坝自流，结束了河套平原无坝自
流灌溉的历史。

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没，
大力推动了河套灌渠发展。自上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河套地区不断
进行灌溉系统建设，现己形成500
多公里的总干渠，灌水干渠5道，
排水干渠13道，支、斗、毛渠成龙
配套，纵横交错，从根本上解决了
河套平原1000多万亩引黄灌溉问
题。创造性地变黄河水害为宝贵
的水利资源，形成了名扬天下的

“塞上粮仓”。
今天的河套平原，渠网纵横，

绿荫绰绰，瓜果飘香，充满着勃勃
生机。

纵横阡陌似江南
——黄河纪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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